
“ 哎 咳 哟 ，上 了 哇 路 呀 ，动 起 了

身……”

一 块 土 、一 方 水 ，这 水 土 养 着

人，时光里变幻着生活故事、人间清

欢。某个暮色苍苍的傍晚、某个阳

光明媚的清晨，风尘仆仆穿街过巷，

看见了熟悉的街门楼儿下白发的爹

娘、含泪的婆姨、雀跃的娃娃，你鼻

子酸酸嗓子热辣，餐风饮露的胸腔

瞬间有了温暖。

回家了啊！

门楼是家与外界连接的通道。

门楼下站的是家人，门楼外连接

的是街、是路、是外面的世界。家人

一年年越来越亲厚，世界一天天增加

了精彩。

古树、老井，旧宅、门楼，诸如此

类的东西，悄然走进“一方水土一方

人”的乡愁。乡愁里的那些骄傲积淀

下来，岁月里洇染出特有的文化韵

味。居于古丝绸之路通道、塞上一隅

的民勤街门楼儿或繁或简，风格不一

而足。门楼儿文化东西交汇、南北交

融地有了自己的味道。

马家园子据说美轮美奂，“十三

太保老宅”也是青青一色的“铁砖”裹

墙。民勤现存的最珍贵门楼，应是瑞

安堡。它融古今南北建筑风格于一

体，是保存完整的堡寨式民居。我陪

闻名而至的远方朋友去了多次，摸过

大门上的重钉，走过套连的庭院，看

过房间里的家什，听过堡墙上的风

声，想过阁楼上的月色，每次却都是

兴致不减，宛如初见。

“楼，重屋也。”门楼，自然是门的

楼，是因了门而修建的保护和装饰性

建筑。门楼儿临街面路，民勤人便加

一个字，叫它街门楼子。

沙井路 37 号，民勤城有座老式

风格的街门楼儿。屋面檐口下的斗

拱，如层层绽放的花朵，不用粘胶、不

用铁钉，全凭各个部件自下而上，纵

横交错。卯楔叠垒扩展，让额枋层层

递进。上面精工细刻的花草、水纹和

彩云，极为精美。斗拱作为一座门楼

子建筑的硬核，既典雅地展示了艺术

之美，又智慧地给梁柱均匀传递了承

重之力，门楼方能生动出千姿百态。

台阶下向上仰望，透过一角飞檐，我

看见了天空很蓝云朵很白，那些木头

的原色，入眼很美！

这 样 的 门 楼 儿 ，民 勤 城 里 还 有

几座。

初冬的阳光不太冷，透过枝条间

隙，稀散地洒落在重兴路小东街的 7

号院落。门扇，还有门楼的木雕，涂

了赭红色。顶脊两端翘起，中间部位

蹲 了 两 只 石 狮 。 街 对 面 的 36 号 人

家，门楼儿木雕上的靛蓝色依稀可

见。檐上覆的灰黑瓦当，掉落得参差

不齐，看着有了沧桑意味。两座门楼

是同一种风格，因了前面两根不落地

的雕花短柱，名曰:垂花门。没有门

楣，约莫是虽富而不显贵的人家。两

座老门楼儿，南北相守相望，低了街

面一尺有余。

我家早年间住着村里的旧庙台

子，离镇子很远。记得它的围墙很

是低矮，安了一块白杨木板当门，下

面 也 没 个 门 槛 。 大 人 出 去 上 工 干

活，我使劲刨啊刨，门板下面刨开个

坑，爬出来和小伙伴玩，一玩就忘了

回家。后来搬进新居民点，一块门

扇变了两块，按照“单扇为户、双扇

为门”的说法，我家算是有了“门”。

父亲说要盖个门楼。门楼的墙是土

坯打成，门楼的顶是并排放几截子

白杨木棍，上面苫了芨芨草编的笆，

麦草泥一抹。放一层灰砖作檐，中

间留个空隙，塞上片瓦作了排雨水

的槽儿。午饭时光，堂屋里的小炕

桌、长条桌、大方桌不坐，端了大瓷

碗，坐了门槛墩子，吃饭喝茶。夏时

说门楼道里小风吹着人凉快，冬日

说门楼口眼皮子宽了气不闷。抬头

又能和左邻右舍喊几句话儿，说猫

说狗说庄稼拉拉家常。饭吃完了也

不急着进去，碗一放，抽袋烟。女人

或 小 娃 ，过 来 把 碗 筷 收 拾 了 端 走 。

穿背心的小“茶壶盖”和丫头们，门

楼左右玩耍得乐不归家，捉迷藏、抓

小鸡、吃子儿，一一玩个遍儿。

黄 河 蜜 、似 蜜 甜 ，棉 花 白 、比 雪

白。土地有土地的馈赠，人有人的

念想。父亲看眼门楼儿，说庄稼行

情好，这次咱也请个匠人修修。小

姨奶的夫家姓梁，西渠人。梁家大

爹心灵手巧，他是个泥水匠，学了修

门楼子，活好，价格也公道。我还记

得他拿了手里砖，用心着力，专注干

活的神态。西渠、东镇、湖区好多人

家的门楼子就是他的手艺。白灰刷

墙、水泥抹顶、青砖起脊，看去着实

大气。

门楼儿见证了时代变迁，也见证

着一个地方、一个家族、一户人家的

岁月流年。

门楼和堂屋，前者是家门脸面，

后者是待客之所。老话说：门楼靠左

别靠右，堂屋靠前别靠后。旧时建

房，讲究坐北朝南。堂屋之左，便是

东南，称“向阳门”。有一副春联，道

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

余。万物向阳而生，每天迎着朝阳出

门，心情多愉快。

时移、事异，我们自然无须一概

而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他们在

生活实践中顺应自然规律，主动适应

环境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今天仍然需

要认真思考。

闲来爱去大街小巷转悠，巷子里

有着一些人家，门楼儿高高低低、新

新旧旧。我溜达着看看两边民居、听

听耳边喧闹。

门匾，家乡人也叫门勒儿，它承

载着一个家族的荣耀和期许，无疑是

一座街门楼儿最晶晶闪亮的眼眸。

或隶或篆，或楷或行，或金粉或墨汁

书于门匾之上的几个大字，波光流

转得门楣生辉。一谓崇祖，后裔可

以凭此千里寻根认宗；二曰传志，家

人可以借其世代立品。

文字为这坚守以待时光，时光让

应该记忆的东西变得清晰！

听 自 己 的 足 音 穿 过 街 巷 ，很 是

休闲和惬意。腿走得有点困时，门

楼下偶尔会缓缓走出一个老人，他

来墙角晒晒太阳。走上前问个好，

东南西北闲聊几句，翻检到些许时

光 褶 皱 里 隐 藏 的 小 过 往 ，很 高 兴 ，

它增加着你对一座城的认同，这是

不 需 劳 神 便 能 从 身 边 轻 松 获 得 的

欣喜。

□ 孙晓玉

时光里的街门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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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

候，我的家乡古浪还没有电。

冬 夜 ，我 们 兄 妹 四 五 个

坐 在 暖 炕 上 ，伸 出 脚 丫 子 点

脚 板 ：“ 点 ，点 ，点 脚 板 ，脚 板

脑 儿 过 三 年 ，三 年 半 ，桃 花

开 ……”我 们 的 小 脚 片 儿 ，

伴 随 着 童 真 和 快 乐 ，一 缕 缕

时 光 ，就 在 这 一 伸 一 缩 里 ，

悄 悄 流 逝 了 ；也 或 在 某 个 清

晨 ，我 们 还 想 赖 一 会 儿 床 ，

忽 然 ，门 外 树 上 传 来 喜 鹊 清

脆 明 朗 的 喳 喳 声 。 此 时 ，母

亲 会 喊 我 们 快 快 起 床 ，说 要

整 理 屋 子 ，要 来 亲 戚 了 ，并

顺 口 说 出 ：“ 喜 鹊 喜 鹊 喳 喳 ，

门上来个姑妈……”

类似的古浪童谣还很多，

伴随我们童年长大的，就是这

些简洁明了、爽朗明快的一首

首童谣，它们深深沉淀在我的

记忆里。

我把童谣带入了学校，在

给小学生们上语文课时，常常

自觉不自觉地将记忆中的童

谣搜寻出来，给学生们说上一

段，不仅让他们体会到铿锵的

语调，而且在这场景中感受到

作文的写法，从中学习童谣那

细 致 入 微 、栩 栩 如 生 的 细 节

感、场景感，让学生在作文中

有话可说，有情可抒。

古 浪 童 谣 ，内 容 多 取 材

生 活 和 自 然 ，温 暖 质 朴 ，又

分 为 游 戏 类 、理 想 类 、戏 谑

类 。 这 些 童 谣 生 活 味 十 分

浓 厚 ，顺 口 读 来 ，生 活 的 情

景 、深 厚 的 亲 情 等 ，仿 佛 历

历 在 目 。 有 一 些 童 谣 对 生

活 充 满 美 好 的 希 望 ，充 满 无

限 想 象 —— 想 象 成 为 星 星

和 彩 虹 ，想 象 王 母 娘 娘 为

“我”摘豆角……

古浪童谣所采用的修辞

手法，浑然天成。“摘一升，打

一石，十个骆驼驮不完。”诸如

此类，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人家赶上的白牦牛，我们赶

上 的 瘸 牦 牛 。 瘸 牦 牛 ，拉 椽

椽，人家拉上的好椽椽，我们

拉上的坏椽椽……”这则童谣

运用了文学中的顶针这一修

辞手法。

古浪童谣还具有音韵之

美。一首首童谣读起来朗朗

上 口 ，易 诵 易 记 ，张 口 即 来 ，

朴 中 藏 巧 ，妙 趣 横 生 。“ 当 格

子当，盖马房，你搭梯梯我上

房 ……”这 首 童 谣 像 是 打 着

快 板 、一 板 一 眼 娓 娓 道 来 似

的，听着十分悦耳。

如 今 ，在 古 浪 一 些 山 村

小 学 ，设 有 童 谣 讲 习 所 。 古

浪童谣也被列为甘肃省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拥 有

传承人。

□ 梁正虎

童 谣 韵

在盐官，用食指汲取盐井之水

历史，会在舌面展开画卷：

先是翻卷的青草裹挟高大的骏马

它们在风中疾驰

蹚开一条直奔长安的大道

盐是生命的“钢”，好马总能

在泛白的盐土中找到

一滴盐井之水

展开，就是万千良驹的驱驰

再尝，就是一位诗人的苦吟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

煮盐的轻烟中

风敲他的瘦骨

岁月越久越空旷

只有他的苦吟如灯

照亮活着的艰辛

再尝，就是爱情了

相传盐官的盐婆婆

爱上了漳县的盐爷爷

每次相会，盐井的水都会变淡

人们就仅许她每年四月十二去会盐爷爷

一年仅有一天的约会

真是爱情中的“盐”吗？

距离盐井不远的“井盐文化广场”上

人们给井盐塑了一个晶体雕塑

我觉得得其表象外

要得其个中三昧，应该在巨大的晶体中

悬挂一饼

盐巴做的月亮……

好的东西都在发芽

生活，总是可以过得更好。

像沿江而建的公园，美在不断翻新。

在武都，逛公园是一种幸福的阅读，

它更容易贴近生活的真相。

清晨属于老人，而夜晚属于孩子。

在公园行走，人人都会被草木翻动。

白龙江在侧，好的东西都在发芽。

入园，即是书写。

□ 包 苞

盐井之水（外一首）

让我写写雪

写写雪后的月光

月光下的大雪

大雪覆盖的庄稼和村庄

我曾在乡村生长

我知道，月光

是村庄暖暖的心脏

于此，大雪而抱的房屋生动鲜活

那时，大雪和月光同时覆盖

青瓦含于大白之中，分分明明

村子小小一点儿，清清白白

亲人沉沉入睡

我在城市打拼

努力开花

而村庄的月光和大雪

一直落在我的心上 照耀

鸟儿的翅膀总会系在黑夜的发梢上

人总会在天黑前回家

哪怕雪花盖住了路

故乡，是我的脐带

是的，我能准确寻到回乡的方向

雪花落下

思念开花

月光回家

雪花落到大地上

雪花落到大地上

落到一片麦田上，要五谷丰登

埋住了一根枯木，要让它枯木逢春

在一个鸟巢上，看到温暖高挂

雪花还落在小孩的辫子上

一只小绵羊绒绒的背上

还有我的睫毛上

雪花，就落在这些事物上吧

干涸的，流水汩汩

枯竭的，草木欣荣

我的心

宁静 润泽

□ 唐 宏

月光回家（外一首）

宕昌县城冬天的清晨，岷江南岸背阴处

零星地结了薄薄一层冰花。一到中午，这些

冰花又在阳光下逐渐消融。这时候走进官鹅

沟，你将体会到十里不同天的神奇。

山谷里没有雪的踪迹。除了四季常青

的 松 林 之 外 ，种 类 繁 多 的 树 木 都 呈 现 出 大

片 的 灰 褐 色 。 那 些 青 黄 色 的 、奇 峻 的 岩 石

在 暖 阳 下 闪 着 厚 重 而 神 秘 的 色 泽 ，仿 佛 一

摞 摞 饱 经 风 霜 的 史 书 ，在 述 说 着 千 百 年 来

这里发生的故事。而谷底一条条夏日里喷

珠溅玉的飞瀑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座

晶 莹 剔 透 、光 洁 耀 眼 的 群 雕 。 步 履 匆 匆 的

阳 光 像 画 家 手 里 神 奇 的 画 笔 ，一 会 儿 把 冰

瀑 染 成 金 碧 辉 煌 的 宫 殿 ，一 会 儿 又 让 它 们

披上银色的长裙。

经过虎口瀑的时候，如果你抬起头，会看

到一只酷似虎口的冰瀑。那一排尖利的冰挂

像虎牙，张开的大口幽深无比，一帘透明的水

流伴着长长的啸鸣倾泻而下。站在远处回

望，眼前则是一幅蕴含了四季元素的写意山

水画。

冬月里的官鹅沟，像一座无边无际的冷

库。越到深处，越是寒气逼人。立冬后，任凭

阳光如何热情，峡谷里的温度始终在零度以

下。只有稍开阔的地方，清冽的溪水冲破那

层透明的面纱，叮叮咚咚地唱着歌，让寂静的

峡谷顿时有了生机。

官鹅沟的石峡充满了魔幻的色彩。时而

笔直陡峭、一线见天，时而迂回曲折、如临迷

宫。走出地书峡，天地豁然开朗，阳光倾泻在

覆盖着冰层的溪流上，熠熠生辉。在流速平

缓地段，五彩斑斓的石子清晰可见，形态各异

的冰花或圆润，或锋利，都成了不加修饰的艺

术品，着实让人喜欢！

进入五瀑峡，你会被那从天而降的冰瀑

群惊艳到脱口叫绝！这是一座冰雕的宫殿，

形态各异，或站立，或倒挂，既有玉龙盘旋，又

有白马奔腾……

这里是游人留影的绝佳之地，尤其是午

后太阳西斜之时。据说，这里特殊的地貌、恰

当的光线、独特的拍摄视角，不管四季，拍出

来都如明信片一般。

当冰瀑出现在你眼前时，你可能怀疑自

己迷失了季节。映入眼帘的世界突然间变得

如诗如画，那条气势恢宏的飞瀑没有了往日

的恣意倾泻和轰鸣。此刻，就像一场震人心

魄的大型交响乐刚刚落下指挥棒，静谧、肃

穆。只有走近侧耳细听，才能隐约听到冰层

下嘈嘈切切的流水声，恰如一支乐队里古筝

弹奏的音符。

在春天气温回暖之前，它们不会融化，那

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只为一睹那如玉的芳容。

□ 胡卫东

官鹅沟冰瀑

白杨村位于古堡镇的西南面，因村里多

有白杨树而得名。冬日的清晨，鸡鸣声打破

寂静，整个村子开始活跃了起来。公益性岗

位人员开始清扫村道，那些遗落在路面上的

羊粪蛋在扫帚下快乐地滚动。等到太阳从山

头探出头，喝了罐罐茶的村民们便三三两两

走出家门，开始一天的劳作。一些人大声吆

喝着赶羊群出圈，一些人扛着连枷木锨去场

院打碾庄稼，一些人则发动三轮车往地里运

送土肥……

冬天的白杨村厚实丰满，家家户户庭院

里堆放着金灿灿的玉米棒，有的一簇簇悬挂

在木椽上，金黄布满一面墙；有的堆砌在圆

形的铁网里摆成粮仓状，整个院子弥漫着丰

收的馨香；还有那高粱秸秆，被裁剪后整整

齐齐地码在屋檐下，远远看过去有一种别样

的美感。

小雪节气过后，一排排白杨树的叶子开

始脱落，起初是极少的略有泛黄的叶子，当一

缕缕风拂过，这些叶子如同调皮嬉戏的蝴蝶，

在空中划过几道美丽的弧线后悄然落地。不

几天，落了霜的叶子仿佛受了指令一般，或成

群结队扑面而下，或洋洋洒洒高调着陆，也有

一些三两结伴，游弋飘荡，这些宽而厚实的叶

子色彩斑斓，静静地铺在路面上、地埂边、原

野里。每年这时候，极爱干净的村民们不会

立即清扫落叶，大家喜欢踩着这些叶子，在新

农村的屋前屋后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很幸福。

白杨村的养牛合作社就建在那排杨树的

正后方，从落光了叶子的杨树干缝隙中望过

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合作社牛舍蓝色的铁皮

屋顶伸向远方，牛栏中的西门塔尔牛乖巧而

又温顺，尤其是怀了牛犊的母牛，微蹙着眼睛

反刍草料，显得异常安然。放眼望去，一排排

牛舍仿如一把折尺蜿蜒前行，又似一缕炊烟

袅袅吹动，气息播撒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把村

民们的思绪带动。

曾经的白杨村被横竖两条河沟分割为四

部分，河沟里流淌着一条细小的泉水，只有下

大雨时河沟里的水才会变大，经年的雨水已

将河道冲刷得很深。由于沟壑纵横，虽然视

觉直线距离很近，实际上，一旦村里有事需要

互相走动时，村民们非得跨过深深的河道，常

常一个来回就累得气喘吁吁。而今的白杨村

里，种草种树，兴修梯田，发展产业，勤劳的村

民们硬是把日子过得像滚烫的茶水一样热气

腾腾。特别是在河道交汇处夯筑起了一座大

水坝后，彻底改变了村子通信靠吼、交通靠

走、吃水靠天的现状，河坝积蓄的水库用于灌

溉农田、发展养殖，河堤用于通路，浑然一体。

那一天，阳光灿烂，村子里那些晒太阳唠

嗑的老人们的说笑声，似乎和水坝里被阳光

折射出的光芒交汇在一起，让整个村子氤氲

在温暖中……

□
肖
进
雄

白
杨
之
村


